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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11年，广袤的巴蜀大地上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保路运动。
　　之前，光绪皇帝下诏，同意民间集股修建川汉铁路，规划由汉口至成都，修成当时中国最长的铁
路干线，全川响应。
没过多久，清廷忽然宣布铁路收归国有，准备向四国银行借款修筑，川人投资修筑铁路的股金无法偿
还，这召致来自绅士、商人、官吏以及民众等社会各阶层的激烈反对，由演讲、辩论、发传单到罢课
、罢工、罢市，直至发展成遍布全省的武装起义，一时间风起云涌、如火如荼。
　　清政府为平息四川省的“叛乱”，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先后从湖北、湖南、广东、陕西等省
抽调兵力增援，导致武昌城头空虚，革命党人乘势而起，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清政府随之垮台。
　　四川保路运动历来被称作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索，但是对这场规模宏大、鱼龙混杂的政治运动，始
终还缺乏深层次的分析和研究。
1911年夏天，在四川省那股翻天覆地的革命浪潮中，各种政治势力错综复杂，官场当权者、立宪派和
绅商群体、革命党和同盟会、袍哥组织，以及被裹挟其中的七千万四川民众，他们因各自的处境不同
，利益不同，参与运动中的态度千差万别。
革命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本书以保路运动为线索，着眼于发掘各种人物的命运，书写了沉浮于大时代的众生相。
回望一百年前那一幕幕悲喜剧，至今仍禁不住让人为之歌哭，为之扼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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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文摘一： 一个久远的故事四川位居于长江上游，古称“天府之国”，物产富庶，交通地位重要，虽然
地处中国内陆，仍然深深地吸引住了西方人的目光。
同治二年（1863），英国人斯蒂文生就拟定了一个有关中国铁路建设的计划，他建议从长江流域的商
业中心汉口为出发点修筑铁路，东达上海，南至广州，北到天津，西行经四川、云南等省直趋印度。
这一设想，大致暗合今天的铁路干线格局。
甲午海战，清廷国力之孱弱暴露无遗，英、法等国加紧了对于四川省的觊觎。
列强们知道，谁取得了借款给清廷修筑铁路的权利，也就等于取得了铁路沿线地区的经济控制权。
为了抢在其他国的前头，英、法相继派员进入云南、四川等地区执行勘测铁路线路的活动。
1897年，法国外务部派铁路工程师圭立玛都率领多人，前赴云南勘察地质以及筹备兴修铁路；1899年5
月，英国陆军上尉白定若率人进入四川、云南一带。
英、法两国人员之行动，造成了当地绅商百姓的一片惊惶不安。
据英国上尉白定若回忆，他们的探险勘测队曾经多次遭受当地民众的袭击。
在上海接受《字林西报》、《北华捷报》等报社记者的采访时，白定若神采飞扬地讲述了如下故事—
—到达重庆以前，测量人员在船上曾遭到袭击，损毁了一些工具，重庆道台为此赔偿我们一百两银洋
，我还请他派五十人携带枪支随行保护，要他保证这支队伍一直安全，护送我们到下一站。
当我们离船上岸进入山路时，我们收到一些恫吓信，信上警告我们不要离开大路，夜晚要在旅店歇宿
，不要在他们的小村庄里用帐篷露营，否则写信人就要把我们这一队人全都杀死，等等。
我们将这些信件交给官府，并通知官府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也并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两个印地安测量员，亨特尔和我，我们总是带着五名护卫人员，可是有一个测量员却遭到一个持刀者
的公然袭击。
他并没有受伤，因为当这个测量员掏出手枪时，那个持刀者就跑掉了。
护卫人员拒绝去逮捕那个人，因此我就提出五十两的赏额，大约过了两个小时，那个持刀者被捉来了
。
我让当地官员付还我那五十两，在我面前鞭笞那个人，然后送到最近的县衙门去。
于是消息传开了（我不知道是怎样开始的），说我们在自掘坟墓，还说暴徒甚至已在夜间为我们掘下
了坟墓，地方官员责怪我们不该做这件事。
每天，我们都看到一群群手持武器的人在不断射击，由于距离太远，我们的人并无损伤，后来他们的
胆子越来越大，终于拦住了亨特尔和我的必经之路。
他们约有一百人，一半人持土枪，其余的分持梭镖、刀剑和旗帜等等。
当我们走进三百码以内时，他们放了一排枪，我们一直往前走去，亨特尔和我掏出手枪，压上子弹。
土人还站着不动，直到我们在五十码距离以内向前跑去，他们才纷纷逃散。
护卫人员最初拖在后面很远，可是在追击的时候做得很好。
之后，每一个护卫增加到十两。
这类事情连续发生了一个月。
当我想到他们并非要伤害我们只不过想唬嚇我们时，我便非常急于和平解决。
因此我们这方面没有放一枪，只不过当他们阻拦我们的去路时，我们就把他们冲散。
这一切都发生在四川境内，由于余蛮子造反的结果，全境法纪废驰，官府无权，无能为力。
我们一共捉到六名俘虏，鞭挞之后便送交最近的县衙门⋯⋯英国上尉白定若带着这支探险勘测队在四
川省茂密的山地里足足穿行了3个月，在途经一条河流的时候，渡船已被转移，约有1千人列队站在对
岸高声叫喊，拒绝英国人进入他们的领地。
虽然有50名武装护卫人员，白定若依然不敢轻举妄动，只好打电报向省府官员求援。
他们在河岸边整整等了8天，直到官员坐着轿子来了，一群群村民才逐渐散去。
白定若回忆说：“实际上，三个月中我们一直处于这种情况之下。
因为我的任务是和平的，除非万不得已我决不开枪，而且，我知道人民多少总是愚昧无知的，我亟愿
意捉住他们的首领加以惩处，而不愿意超过必要多杀普通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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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外国人势力渗透进入四川后，地方绅士和百姓产生了强烈的抵触与排斥，主要焦点集中在反对外
国人传教、修铁路和投资开矿等方面，并由此凝聚出保护乡梓的神圣责任感以及民族主义精神的高扬
。
在20世纪初，民族主义的觉醒和传统士大夫对地方的责任感，成为绅商涉入铁路事业的重要推动力。
铁路成了一个象征，代表着国家及地方的权力。
因此，四川总督锡良奏请设立川汉铁路公司，以不招洋股、纯粹自办为号召，迅速获得了川籍京官、
地方绅士、留学生及四川民众的全力支持。
从某种意义上说，锡良设立川汉铁路公司，不只寓有抵御西方列强势力入侵四川的意味，同时也有转
化川省绅民排外情绪，进而巩固清廷在四川省统治地位的目的。
而地方绅士们之所以积极支持锡良办铁路，其动机也有抵御外国势力进入四川省境内的因素。
在这一点上，地方和国家利益达成了一致。
文摘二： 心灰意冷的詹天佑川汉铁路关系到清廷中西部大局，不可轻率处置，兴建之初，章程即明确
规定“本公司专集华股自办，不附洋股”，又提出“延请本国人为总工程师”。
经过一番推举议论，众望所归的人选是詹天佑。
此人字眷诚，广东南海人，早年曾入美国耶鲁大学就读，回国后到中国铁路公司任总工程师，京张铁
路即出自于他的工程设计。
詹天佑第一次从北京到宜昌是1909年11月27日。
时值初冬，临行前，铁路公司驻北京总理乔树枬设宴款待，席间溢满热腾腾的话语。
修铁路是当时中国的头等大事，国人皆有“路兴国才兴”之感慨，詹天佑出征，身上背负的是全民族
的厚望。
他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写道：“修此铁路，纵有千难万难，也不会半途而废，为夷国耻笑⋯⋯所幸我的
生命，能化成匍匐在华夏大地上的一根铁轨，也算是我坎坷人生中的莫大幸事了。
”其昂扬斗志，溢于言表。
初到边远小城宜昌，留给詹天佑的印象是蛮荒落后，城区并不算大，有一半地方是川鄂转运码头。
他在城郊选择了一片宽敞地，搭起一排简易仓库和工棚，又在附近搭建起几间小木屋，既当宿舍又当
办公室。
詹天佑留过洋，生活上免不了有西洋做派，他在小木屋后边开辟了一片苗圃，种上花草，点缀工地上
略嫌枯燥的生活。
川汉铁路开工仪式那天，詹天佑站在李稷勋身旁，听着声震长空的欢呼声，也为激昂的场面深受感染
。
但是随着工程的进展，各种矛盾日益变得复杂紧张，这个赴美国留过学、接受了西方文明熏陶的转型
期知识分子，由满腔热忱逐渐变成了疲于奔命，及至铁路国有的上谕颁布后，铁路施工现场停摆，他
个人的情绪更是变得心灰意冷，其间演变的心路轨迹，值得国人深思。
长期穿山越岭，与那些奔放而又略显粗野的筑路工人打交道，成天面对的是钢钎、水泥、枕木、炸药
等，勿庸讳言，詹天佑当时的工作、生活环境极其艰苦，甚至可称恶劣。
这些倒还在其次，更让詹天佑难受的是各种关系没能理顺。
按照当初北京总理乔树枬的委派，詹天佑虽为工程技术人员，但挂名“会办”，也就是说不单纯只管
工程技术，也具有筑路之行政管理权。
然而在实际中，这一商定原则一直未得到执行。
这么一来的结果，经常是他设计的技术方案得不到权力的支持，往往成纸上谈兵，其苦恼可想而知。
而川汉铁路公司内部人事关系错综复杂，随着修筑工作之展开，表现日益突出，也使詹天佑感到极不
适应。
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詹天佑谈了一件事——测绘工杨升，在勘测路基时与一座寺庙中的僧人发生了
争执，双方由辱骂变成斗殴，后来筑路工人也参与其中，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械斗。
事情处理结果让詹天佑大失所望，按詹的意见，应将争吵双方交送政府审问调查，做出公正的处罚，
可是偏有人纠缠于要追究工程司“管理不善”的责任，矛头直指詹天佑。
工程司平时只管技术不管行政，根本理不清问题的症结所在，加之管理理念的冲突，使得詹天佑出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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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
他在信中写道：“如果他们反对工程司的活动，则我们宜放弃全部事务，由他们来负责！
！
！
我们还有许多其他铁路，何必担忧不需要我们？
你有机会时，请注意一下李总理，看他说什么。
⋯⋯这就是中国的办事手段，越困难越好，如果每一个人都是在和谐地进行工作，那就什么也听不到
了！
”信中所说的“李总理”是李稷勋，透过这段文字能看出，詹天佑与铁路公司高层的矛盾已现端倪。
铁路国有政策出台后，宜昌铁路公司召集股东开了一次会，股东们全都拒绝政府收回国有，坚持商办
，会上群情激愤，像是一堆沾上火星就会燃烧的干柴。
詹天佑隐隐担忧，在致友人的信中说：“我们这里积怨太深，我希望就此了结。
我正处于困境，将要遇到难题，只有天晓得其结果将会如何。
”在另一封信中詹天佑又说：“这里没有可依靠之人，却还要把他们当作是善良的同僚。
一俟我得到自由，我就要另谋他职（或者改行）。
所有这些难题都落在我和我们的工程司以及学员身上，尤其是我所处的位置，我须承担这一切。
生活就是如此！
！
！
”一连三个惊叹号，表达了詹天佑内心深处的孤愤。
詹天佑与李稷勋的矛盾，终于来了一次总爆发。
保路运动之初，宜昌有筑路工程承包人马荣清率众抗议，包围了铁路公司，李稷勋致电清廷告急。
正值铁路大臣端方抵汉口，李稷勋赴汉向端方请示，交谈中李稷勋提到了加薪事宜，并称詹天佑支薪
不到差，且薪金比自己的要高很多，为之牢骚满腹。
端方与盛宣怀电报商量后，决定提高李稷勋的收入，停发詹天佑的薪金。
此事被詹天佑知晓后，激起了他更大的愤懑，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至于四川铁路的未来，可以肯
定的是，美国人将予接管，而对中国人来说，则无任何希望。
因此，我们如果再花费心思，那将如修筑空中楼阁，毫无意义了。
我们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
！
！
所有的好命运均已离开中国人而去，而我们必须甘心居于次等地位，二等地位？
不！
！
！
比这更坏。
是啊！
我想我们必须另谋他职了！
”此后詹天佑赴广东任粤汉铁路公司总理，再也没来过宜昌这块伤心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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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后记：历史中的那些小人物写下这本书的最后一个标点，应该可以解脱了，可是我的一颗心依然深深
浸润在悲恸苍凉的情绪中，难以自拔。
我栖息的城市湖北宜昌与四川省接壤，民风乡俗相近，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出门旅游，只要开口说话
，暴露乡音，对方马上会问：“四川人吧？
”于是哑然失笑，嘴上解释，但是心底里还是很乐意别人将我当作四川人。
与四川之间的种种难以割舍的感情，后来终于找到了一个爆发点。
两三年前，重庆出版社约我写《刘湘家族》，在采集资料和写作的过程中，多年来淤积在心头的对四
川的情感，忽然间哗哗地流动起来，像是饱含雨水的云朵被触碰了，刹那间大雨如注。
写完《刘湘家族》后，自己却并不满意，中国近代史中，百年四川那一页极为绚丽精彩，可是经我之
手写出就成遗珠之憾，正如韩愈笔下那句诗：“团辞试提挈，挂一念万漏。
”正是这种不满足感帮助了我，之后始终没有放弃对四川的关注，也在心底里暗暗立誓，以后有机会
了还要再写四川。
也许因为有了这个心理预期，机缘果真来了，2010年仲春时节，河南郑州《百家讲坛》杂志的编辑赵
雪梅约我写个长篇连载，经过短暂的踌躇，我报了个四川保路运动的写作计划，最初的考虑是因为明
年既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也是保路运动一百周年。
众所周知，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索。
辛亥革命的书已经出了不少，但是保路运动的书却出版的不多，对那场规模宏大、鱼龙混杂的政治运
动，也还缺乏深层次的分析和研究。
计划报上去后，蒙赵雪梅女士督促和安排，得以问世。
这之后又在南方民间著名出版人冷静先生的鼓励下，将原为六七万字的杂志发表稿扩充修改成为现在
这个样子。
整整一个夏天，我的思绪始终萦绕在一百年前四川的那些人与事上，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
写作之余，我几乎每天都要到长江边散步，顺着浑黄的江水往上游方向望去，仿佛时光倒流，我似乎
看见了那些倔强不屈的身影，在历史深处振臂呼喊、持枪暴动和摇头叹息。
虽说写作过程中我曾为四川那些人和事激动不已，但这本书还是留下了一些遗憾。
首先是功底和学养的不足，其次是成书时间比较仓促，都直接导致了这本书不如预想的那么完美，有
人说，写书始终是个令人遗憾的事，此刻，为这本书写后记，更是对这句话深表赞同。
其实留下遗憾的还不止这些。
保路运动，如今已成了一串陈旧的字符，但是在一百年前，却是由数以千万计的活生生的人所建构组
合而成的，在历史档案、书信、日记等各种形式的文件中，都曾经留下了他们的音容笑貌和呼吸，经
过岁月的磨砺，许多文字被深深掩埋在故纸堆里，有的甚至灰飞烟灭，成为岁月迷宫中永恒的谜团。
举例来说，据蒲殿俊女儿蒲耀琼回忆，她父亲死后，一批珍贵的资料（文稿、书信、墨迹、照片等）
悉数交给了蒲的生前好友周建侯，目的是为蒲殿俊立传，星转斗移，几十年过去了，蒲的传记无影无
踪，珍贵的资料也杳无音讯了。
蒲殿俊的例子并不是孤例，比如曾任川汉铁路公司宜昌经理的李稷勋，是保路运动中的一个关键人物
，生前写有无数诗词、笔记、书信等，其中不少与保路风潮有关。
李稷勋晚年栖身宜昌，按说应该留下一些相关史料的，可是一百年后我这个宜昌人来寻找，这些史料
基本上已荡然无存，只留下淡淡的遗憾和悲哀，陪伴在我身边。
多灾多难的中国，无数次战火硝烟和政治运动，将个体生命的一切秘密尽可能地彻底摧毁，历史变成
了干巴巴的教条。
而在我心里，真正有意义的历史应该是个体生命的历史，不是政治符号的历史。
我的博客中有句题词：穿行于历史迷宫，沉醉于文学圣殿。
这些年来，作为一名历史研究的个人爱好者，我在体味其乐趣的同时，也体味到了其中的艰辛，史料
是写作中必不可缺的硬通货，史料搜集准备和消化思考得越充分，写作起来才越有底气，才越能接近
于历史的真实，可是对我来说，史料的搜集准备却并非易事，比如为泡图书馆必须无数次托人找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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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为寻找一册珍稀本所花费的时间和心血，比如为采访一个人物而历经的种种困境，等等，相信
有许多研究历史的爱好者会有同感。
眼下已进入秋天，在我所栖息的宜昌，长江三峡两岸红叶满山，这使我又一次想起了西邻的四川省。
前面说过，中国近代史中，四川的那一页极尽璀璨，这本书也仅仅只写出了沧海一粟。
如果以后有机会，我还会继续写近现代四川，掩埋于历史深处的那些小人物的生命史，是值得倾注心
血去书写的。
张永久 2010年9月30日于宜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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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是一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重磅图书。
也是2011年，重温百年辛亥波澜壮阔的第一本书。
——南方评论革命是要建立新中国，还是保护自己的利益？
张永久的这本书，其野心是想要将100年前辛亥革命的源头彻底说清楚。
1911年夏天，在四川省那股翻天覆地的革命浪潮中，各种政治势力错综复杂，官场当权者、立宪派和
绅商群体、革命党和同盟会、袍哥组织，以及被裹挟其中的七千万四川民众，他们因各自的处境不同
，利益不同，参与革命的态度千差万别。
——信息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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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革命到底是干吗?1911,辛亥!辛亥!》：100年前，清政府发动新政，试图修筑一条当时中国最长的铁路
，自汉口达成都，全长4千多里，可谓当时最浩大的工程。
这条未曾竣工的铁路，因为路权争端，最终酿成令山河变色的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拉响了清王朝的
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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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如果我们简单了解一下清王朝末期中国的铁路史，或许对百年前的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源起，会有一
个更清楚的了解。
中国早期的铁路史是一部屈辱史。
1865年，由英国商人杜兰德出资，沿北京护城河修了条1公里长的铁路，清廷视为“怪物”，担心会毁
了大清王朝的龙脉，勒令将那条玩具般的铁路拆除。
1876年，上海怡和洋行英国商人在未征得清政府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修筑了全长15公里的淞沪铁路，
并运营了一年多时间，清政府花了28万两白银将其赎回，全部拆除。
中国人自主修筑的第一条铁路是唐胥铁路，全长11公里，因担心惊动东陵的先王神灵，朝廷禁止使用
机车，只能用骡马牵引，世人耻笑为“马车铁路”。
直到1903年，清政府在洋务派大臣的推动下，决心重新修筑自己的铁路。
其中以川汉铁路的规划最为宏大，路线最长，耗资最多。
这条未曾竣工的铁路，并没有让清政府实现自强兴国的幻想，因为路权争端，最终酿成令山河变色的
保路运动，拉响了清王朝的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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